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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全国藏医药学术研讨会在四川甘孜州举行 

（本刊讯）2003全国藏医药学术研讨会在四川甘孜州贡嘎雪山下的海螺沟举行。来自西藏、青海、甘肃、云南和四川阿坝、甘孜地区的130余名藏医药人员参加了会议。专家们就藏医学基础理论、临床经验及藏药研究等有关学术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在临床方面，着重探讨了藏医药防治“非典型肺炎”的机理和方药，为今冬明春防治“非典”做了预案。甘孜州藏医院、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和四川大学华西基础与法医学院提供的论文《藏药“佐塔”中汞的作用特点和安全性研究》，“结果显示，‘佐塔’长期使用，对机体无明显的毒性作用，对机体的一般状态、生长发育、血液指标、肝肾功能、重要脏器的组织学结构无明显影响”，表明“佐塔”这种含汞的复方成分经过藏医特殊工艺洗练以后，已经“去毒存性”，久服无害，从而解除了一般人认为藏药中重金属含量有害人体的疑虑。

此次藏医药学术研讨会由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和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主办，甘孜州科协、州药监局、州藏医院协办，同时由甘孜州卫生局和甘孜州中藏医管理局承办。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130篇。会议期间，，代表们在康定参观了甘孜州藏医院。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是著名的康巴藏区之一，全州90万人口中，藏族占78%。其首府康定就是世界名曲《康定情歌》的原创地。据该州王定清副州长介绍，全州现有藏医院1所，县级藏医院10所，州藏医药研究所1所，中藏医药为主的个体诊所、村卫生站室120个。过去甘孜地区由于关山阻隔，交通不便，成为一个相当封闭的“世外桃源”。目前长度为4176米的二郎山隧道已经通车，甘孜日益呈现出山川秀美、经济腾飞、民族团结的景象。

（扎西）

在2003全国藏医药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  诸国本 

（2003年10月17日）

各位来宾、各位门巴同志：

有机会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贡嘎雪山脚下召开2003全国藏医药学术研讨会，与来自西藏、青海、甘肃、云南和四川阿坝等地的藏医药界同志共同切磋发展藏医药的学术问题，具体学习甘孜地区继承发展藏医药的经验，直接感受历史悠久的康巴文化的神韵，是一种难得的机缘。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对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对中共甘孜州州委、州人民政府、州科委、州卫生局、州药监局、州藏医院为这次会议所做的精心安排表示衷心的感谢，对来自全国藏区的藏医药专家表示热烈的欢迎。

藏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医学宝库。它不仅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世界传统医学领域具有特殊的学术地位和人文魅力。藏医学是藏族人民在极其艰苦的生存环境中与疾病作斗争的知识结晶。在它形成之初经历过漫长的医学经验的原始积累过程。在以象雄文化和苯教为代表的多部落散居时代，土生土长的藏族医学已经萌芽。在公元六世纪以后，随着吐鲁番王朝的兴起和印度佛教文化传入，印度阿育吠陀医学、中原地区的中医学和丝绸之路带来的阿拉伯医学都曾经在广大藏区传播，宇妥·元丹贡布的《四部医典》就是在这种医药文化的融合和冲突中诞生的。尽管藏医学的形成与印度古典医学关系甚深，但南亚次大陆的医学经验无法解决、更无法替代青藏高原广大人群的疾病医疗问题，藏医药基本上采用适应高原人民游牧生活的诊疗方法，充分应用青藏高原的地道药材，有效地防治高原人民的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病，保留了藏族文化自己的尊严和特色，形成了具有独特理论体系的藏医学，在卫藏地区、安多地区和康巴地区一直继承发展到今天，成为当今中国民族医学中的一枝奇葩。

这次藏医药学术研讨会收到来自西藏、青海、四川、云南五省（区）藏医药专家撰写的关于藏医学基础、临床及藏医药研究、开发种植方面的论文130余篇。其中比较集中的内容是藏医药研究，特别是甘孜州藏医院、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和四川大学华西基础与法医学院关于《藏药“佐塔”中汞的作用特点和安全性研究》是一项很重要的科研成果。过去人们笼统地指责藏药有三大问题，一是重金属含量过高，二是濒危生物入药过多，三是理论机制难以解释。现在看来，这些指责既缺乏学术度量和学术水平，也缺乏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佐塔”本身是藏药的一个复方制剂，同时又以一种复合的整体成分作为某些名贵藏药的基础原料。它用上百种物质反复洗练而成，主要的化学成分含汞。但藏药中重金属的分布含量并不高，更重要的是它经过特殊工艺洗练以后，毒性已经大大降低，基本上达到了“去毒存性”的程度。这项研究的结果显示“佐塔长期使用，对机体无明显的毒性作用”。其次，藏药应用濒危动植物也是极其有限和可以避免的。至于理论机制，藏医学理论本身是“其说自圆”的，只是现代医学的概念暂时还难以解释或不愿理解就是了。我举这个例子，主要想说明一个问题，对传统医药，我们既要认真地，紧迫地重视继承问题（现在继承仍然非常不够，丢失太多，还在继续丢失之中），但同时要认真地、紧迫地关注发展和创新。因为时代在前进，时代不等人。大环境变了，各种类型的医学必须适应人群之需要，紧跟现代科技的步伐，在竞争中取得“生存”的权利。在我们这次会议开幕前夕，我国“神州五号”载人飞船发射和返回胜利成功，实现了炎黄子孙梦寐以求的太空之旅，中国的科技水平也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藏医药处在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希望全国的藏医药工作者不仅双脚站在世界屋脊上，而且要登高望远，站在地球之巅俯仰一切，了解和掌握世界科技发展的大趋势，结合本职工作，加强藏医药单位的内涵建设，想尽一切办法恢复和提高藏医药的临床活力，在提高疗效上很下功夫。我们应该学习和应用现代诊疗技术，但要注意掌握“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兼容吸收，消化创新”的原则，千万不要“学了别人，丢了自己”。我们要深化科研，有计划，有步骤地集中力量解决藏医药发展方面的种种难题。要大力培养人才，不拘一格地使用人才，不分国家的、民间的，学院培养的、师徒相授的，团结一切有用人才，提高藏医药人员的业务素质和道德修养，造就新一代的藏医“格谢”和当代名医。

这一次学术研讨会在甘孜召开，我们看到甘孜地区山川秀美、经济起飞、社会进步的美好前景。过去，甘孜州交通不便，关山阻隔，是一个世外桃源。现在，二郎山隧道已经通车，康巴藏区的条件已大大改善。2003全国藏医药学术研讨会放在甘孜召开，预示着在甘孜举办全国性活动将不断增加。我祝愿富饶美丽的甘孜前程无量，扎西德勒！

在2003全国藏医药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词

甘孜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王定清（藏族）

（2003年10月16日）
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们：

在这金秋送爽、硕果累累的日子里，我们高兴地迎来了参加全国藏医药学术研讨会的最尊贵的客人，你们不辞辛劳，为了推动和促进藏医药的发展相聚甘孜，交流探讨推进全国藏医药加快发展的大计，这既是对我州藏医药发展的关心、支持、也是全国藏医药界的一件喜事，在此，我谨代表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和全州各族人民对2003全国藏医药学术研讨会在我州召开致以热烈的祝贺；对各位领导和代表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崇高的敬意。

甘孜是神奇的而美丽的地方，一曲《康定情歌》，让跑马溜溜的山，康定溜溜的城闻名中外，甘孜州于1950年11月建州，是全国成立最早的一个民族自治州，其州府所在地康定曾经是西康省省会。全州幅员面积15.3万平方公里，占四川省总面积的31%。全州辖18个县、325个乡（镇），2068个行政村，境内有藏、回、羌、纳西等25个民族，总人口90万人，其中藏族占78%，是一个以藏民族为主体的民族自治州。地广人稀，资源富集，藏民族文化底蕴深厚，发展潜力十分巨大，是甘孜州的主要特点。建州5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在国家、省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州委、州政府带领全州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开拓进取，一心一意搞建设、千方百计谋发展，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州呈现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和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在当前，全州人民在州委、州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十六大精神，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进一步明确了全州经济社会发展思路、发展目标和发展重点，明确提出以建立“生态经济”州为目标，扭住发展主题，大力推进“三个转变”。即：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转变，民间资金向民间资本转变，人才资源向人才资本转变，切实做好经营城市，民营经济，人才工程，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五篇文章，加速培育生态能源，生态旅游，生态矿业，生态农业，生态药业，民族文化六大支柱产业，把甘孜建成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重要防线，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藏医药学在甘孜州也和其它藏区一样有悠久的历史，历代名医辈出，并有大量的著作传世，药材资源也十分丰富，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心重视下，全州藏医药事业不断发展。目前，我州有全民所有制州藏医院1所，县级藏医院10所，州藏医药研究所1所、县藏医药研究所2所，中藏医药为主的个体诊所、村卫生站室120个，9个藏医院开展有藏药制剂，年产藏成药5000公斤左右；全州中藏医病床301张；专业技术人员201人，年门诊约40万人次，收治住院约1000人次。近年来，随着国际对藏医药的重视、需求和开发力度的加强，州委、州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藏医药工作的领导力度。我州于2000年成立了中藏药业开发协调领导小组，并完成了《甘孜藏族自治州中藏药业发展规划》，在继承和发扬传统藏医药文化的基础上，加强了藏医药研究和创新，加大了对州县藏医院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加强了藏医药人才的培养，健全中藏医机构，增大对中藏药事业的投入。同时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与四川恩威集团、重庆中医研究院，川西高科药业股份公司，四川养麝研究所等企业和研究部门合作，建设了野生贝母抚育基地，冬虫夏草中繁基地，沙棘基地，薯蓣基地，养麝等6个基地。

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以及国家对民族医药的重视，给藏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作为藏族文化发祥地之一的甘孜州，纵向比，我州的藏医药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横向比，我们同全国其他藏区还有不小的差距，尤其是在实现藏药产业化开发方面，还面临不少的困难和问题，这次全国藏医药学术研讨会，给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学习机会。我们一定会珍惜这次机会。

藏医药事业的发展和振兴，除了国家的重视和支持以外，还靠有志于藏医药事业的各方面人士的共同努力和奋斗。藏医药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为各藏区热爱和从事藏医药事业的工作者提供了一个互相切磋、互相交流、学习、提高的机会。入世后，藏医药事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藏医药事业要更好的继承传统，并与时代共进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认真的研究和解决。比如：藏医药标准化的问题；藏医药继承传统并与时俱进的问题；藏医药保持其优良品质，防止粗制滥造的问题；藏医药使用中病例的分析及药物化学成分的分析；藏医药各学科合作等等问题都要我们进一步加强研究。我们希望通过藏医药研讨会的召开，增强各藏区的协作，推动藏医药的研究工作。促进藏医药事业的发展。

我们相信，全国藏医药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将会让我州的藏医药工作者学到更多的兄弟藏区的宝贵经验，为我州藏医药事业带来新的更大的发展机遇，推动我州的藏医药事业加快发展。

最后，衷心祝愿研讨会圆满成功！祝愿各位领导和专家学者在州期间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扎西德勒！

漫步于藏医学的绿树芳草之间
——评李晓林近作《雪域愿望树》

诸 国 本

一千二百多年以前，青年时代的杜甫登上泰山，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望岳》一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泰山主峰玉皇顶海拔1524米，突兀峻拔，雄伟壮丽，在辽阔的齐鲁大地，有拔地通天之势。所以孟夫子就说过：“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泰山成为中国人心中的峰峦之巅、“五岳”之首，名山之冠。

但如果你到过西藏，见过耸立于世界屋脊之上的地球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海拔8848米；如果你到过四川，在甘孜境内看见贡嘎雪山，海拔7556米；如果你到过青海，在果洛草原见过阿尼玛卿山，海拔6282米；如果你到过云南，来到香格里拉，看到过挂着兰月亮的梅里雪山，其主峰卡瓦格博海拔6740米。那么你的视野便会扩大，心胸更加开阔，对杜甫的诗句也会有所反思。1991年1月3日，卡瓦格博发生巨大雪崩，17名中日登山队员全部遇难，此事震惊了整个世界，卡瓦格博成为至今无人登顶的山峰。特别是从1953年5月新西兰人埃德蒙·希拉里与尼泊尔向导丹增·诺尔盖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以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1200多位登山者在珠峰顶上留下脚印。我国藏族登山队员桂桑说：“当我站在地球之巅仰望蓝天，享受大自然的拥抱时，多么的幸福！这是人生苦与乐的浓缩。”天下名山，自成风流，各有千秋。文化也是一样。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瑰宝，那是人民自己的心爱，自己的选择。文化如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化是雨，滴滴雨水自有千朵万朵的花瓣滋润吮吸。我们没有法子、也没有必要去比较泰山和珠峰谁更优胜；没有法子、也没有必要去度量孔子与桂桑的感受谁更动情。我只是想说，只见泰山，不见珠峰，是一种局限。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度里，对各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的认知和尊重，跟攀登众多的山峰是一样的道理。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要学习并感谢李晓林先生。他的《雪域愿望树》一书全面地反映了在中国传统医学的连绵山峰之中，藏医药具有何等巨大的魅力！李晓林是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建始县人，一个地地道道的苗族青年，却在近5年的时间里18次踏上青藏高原，其中7次到过西藏，足迹遍及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5个藏区的深远腹地。他穿越时空，研究藏族的历史和藏医学的未来；他走遍极地，访问有关藏医药的人文、地理以及一切相关人物和重大事件。他用文学语言介绍了藏医学的基本内涵，以新闻工作者的敏感报道了各地藏医药事业的进步，以巨大的热情记述了与藏医专家、学者、企业家的交往，从塔尔寺的曼巴扎仓（藏医经院）到阿里的冈底斯藏医学校，从藏医大师强巴赤列到现代藏药企业家雷菊芳，从狮泉河畔“即使赶进去几百头牦牛也会无影无踪”的大片红柳树林的丢失到布达拉宫广场集贸市场上每根冬虫夏草的价格，他都认真记录，如实描绘。他走遍了几十所自治区（省）、州、县以及民办的藏医医院，记录了他们的基本情况和著名藏医，使这部著作具有极大的纪实性和一定的文献性。近20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在继承发展民族医药过程中，一方面注意民族医药古典文献的整理出版和当代临床经验的积累，另一方面组织专家开展对民族医药原著的汉译，以便使全国人民认识和利用民族医学。但总体而言，这项弘扬工程进展十分缓慢，人们对藏医学、蒙医学、维吾尔医学、傣医学以及壮、苗、瑶、彝、侗、土家、朝鲜族医学、回回医学的认识显然太少。而李晓林的著作至少在宣扬藏医学方面极大地弥补了事实与资料的不足，为有心者叩启藏医药的学术大门提供了花径方舟。《雪域愿望树》的副题是“追溯藏医药的心灵之旅”，这是李晓林对藏医药的心的感应和透过纸背可以触摸到的赤诚的爱。他来到梅里雪山的明永冰川，献上洁白的哈达，“我赤着脚，让足底踏在巨大的冰川上；我将脸紧紧贴在冰川上，亲近万古未变的冰原。从脚到头，我想让晶莹透绿宝石般的冰川，带着刺骨的寒冷击穿我的身体和灵魂。” “我在青藏高原上走啊，走啊，曾经总想着有一天在某个平常或者奇异的地方要找到藏医药的根，愿望树的根。其实，走过阿里，我似乎明白了：没有哪个具体的地方，也不是哪个个体的人，能成其为唯一的根。藏医的根，愿望树的根，就在藏族人生生不息的雪域极地，就在被世人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上。”

李晓林在海拔三四千米的高原上穿行，时不时越过5000米以上的峰坡，幸运的是他很少高原反应。他轻松地走过海拔4000米的阿里地区，在海拔3800米的拉萨甘丹寺甚至用一条腿绕着天葬台附近约10多平米大小的玛尼堆跳行三圈。他是一个经过艰苦跋涉觐见过圣山的佛光和神灵的人，是一个在登山途中采摘过西藏大黄和高山红景天的人，是一个沉醉在草原的繁花丛中悠然寻梦的人，是一个钻进曼巴扎仓妄图偷经学医的人。李晓林说，“天地间都有数不清的触手可摸的寒星相伴，几乎让我有种半梦半醒之间的奇异感受。”这种贴近生活、贴近人民、而又不乏浪漫色彩的创作，真实而精确地反映了藏医药的悠长历史和现实风貌，成为弘扬民族医药文化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

在藏医学古典著作《四部医典》中，把人体的生理和病理比喻为三棵树。这三棵树形象地概括了藏医学的基本理论体系，人们把这三棵树称之谓愿望树。《雪域愿望树》的名称即由此而来。如果我们知道了泰山和珠峰，又看到了“满树盛开长寿花”的藏族医典中的三棵愿望树，我们对人体生命科学的认识会一下子变得豁然开朗。这三棵树现在根植在作者的心底，连睡梦里也品尝着它的甜蜜的果汁。这三棵树如今也呈现在广大人民面前，三根共生九树干/树枝四十又加七/二万二四常绿叶/开花生出五异果。祝愿捧起这本书的读者健康幸福，吉祥如意！ 

   附：《雪域愿望树》，李晓林著，中国藏学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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